上海．危．機．感                                 康一橋

上海

    九一年底，我隨道聯會的參訪團第一次履足上海。當年在蒼茫暮色中拜訪位於浦東的欽賜仰殿，印象中周圍只有低矮的樓房，遠處更是荒郊一片。在此後的十年裏，我又來了三次，不管是教育交流，文化考察，還是觀光遊覽，每次都接觸到很多新鮮物事，幾乎都有意外的驚喜。

　　上海，十九世紀中葉冒起的東亞大都會，由於歷史的種種安排，長期以來，在東西文化激蕩下，形成了一種開放、外向型的人文氛圍。「海派」作風，不管你喜不喜歡，你必定同意，這裏的人最少保守思想，最熱切與外界接觸──

　　外灘的萬國建築群，一幢幢西式廣廈，巍峨矗立，櫛比鱗次，年去歲來，星移物換，花旗大班走了，人民作主當家，而百多年的風華氣度，可不是一些什麼力量能輕易改變得了的。晚上，黃暈的燈光映照著建築物略呈粗糙的石柱，駐足其間，一陣微風掠過，每一根柱子彷彿都在向你訴說它的故事；

　　「南京路上，連風都是香的。」這是兒時看過一齣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的一句形象化台詞。今天的南京東路步行街，更是什麼花俏的玩意兒都有，看的、穿的、吃的、玩的、洋的、港的、土的，琳瑯滿目，一應俱全，相信比起當年華洋雜處，衣香鬢影的十里洋場，其繁華盛況尤有過之；

　　浦東新區，直插雲端的金茂大廈和東方明珠塔、建築形式獨特的陸家嘴金融中心、莊重典雅的國際會議中心，還有無數各具風采的現代化建築，從外灘看去，總覺活像一群氣宇軒昂的青年才俊，向當地的前輩，向全國同胞，甚至全世界，展示他們的帥氣、實力，與趕超先進的壯志豪情。

　　上海，不管在其開埠的歷史或是整個城市的個性而言，相對北京、南京、西安等，應屬於年輕的一代。這一次，跟一群年輕的老師走在上海的街道上，走進學校的教室裏，都很容易感受到一種年輕人特有的蓬勃朝氣，而這些年來，上海，正是在這股年輕衝勁的推動下，不斷求新求變，奮發圖強，以驚人的速度，登上一個又一個高峰，真正成為新紀元東方大地上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

危

　　「上海追上來了！」

　　「香港的優勢不保了！」

　　「哎呀，你看，上海學生的英文多流利，比香港學生還要強呢！」

　　近年到過上海的香港人，沒幾個不作上述的慨嘆。然而，近日傳媒上引述的一位上海青年的幾句豪言壯語，才真的擲地有聲──

　　「什麼？超越香港？有這麼一天，我們要法國人把巴黎叫做『西方的上海』！」

    且先別質疑巴黎跟上海的類比是否切當，能出此言者，相信決不會是以唱K打機追星集閃卡為要務之輩吧。

    最近兩三年，傳媒報道也好，街談巷議也好，港人的晦氣跟滬人的盛氣，大家都不會陌生。且有文人把張愛玲筆下的「傾城」冠於香港的名字上──無論怎樣，一個越來越強的信息在鑪峰上空盤旋：

　　「香港危矣！」

　　　　　×　　　　　×　　　　　×　　　　　×　　　　　×

    在閘北八中和徐匯中學，我們看到那些已久違了，而本來就應該存在的事物：雅緻的校舍、清潔的環境、樸實的儀容、親切的問安；教者用心教，以微笑展示對下一代的關愛；學者主動學，以專注回報良師的深恩，一切都來得那麼自然、美好。

　　「學校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不只一位同事這樣說。

　　「打從甚麼時候開始，這些本該我們擁有的東西，變成了奢侈品，甚至是稀罕物？」一個跟進問題。

　　　　　×　　　　　×　　　　　×　　　　　×　　　　　×

　　上海書城三樓，《誰搬走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 Cheese?）》疊得老高。我久聞大名，付款取書，在咖啡角裏馬上啃了半本。

　　對！我們可能不應為舊奶酪的消失而煩躁不安，此行大家不是為了找尋新奶酪而來的嗎？

　　剛踏出兩所上海名校的門檻，同事們七咀八舌，搶著暢談感受，抒發議論，不都像書中的小人兒一般，為找到了新奶酪而興奮雀躍嗎？我們下一個課題應該是：「如何把找到的新奶酪搬回去？」

　　《誰》一書通過迷宮裏小老鼠和小人兒的故事告訴我們：在出現危情險況時，以最直接的方法作出反應，以平常心看轉變，不怨天，不尤人，目標明確，坐言起行，欣賞自己的努力，為小小的成功而欣悅，苟能如此，要扭轉局面，化危為機，是完全可以的。

　　　　　×　　　　　×　　　　　×　　　　　×　　　　　×

　　翻看歷史，在過去好長一段時間，上海乃至全國都昏昏沉沉的睡著了，隨之是許許多多的惡夢。

    一百五十多年前淪為殖民地的香港，二次大戰後，卻得以趕上全球復甦，經濟發展的快車，熬過了五十、六十年代的艱苦歲月，成就了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亞洲小龍地位。這裏的人從木屋陋巷，胼手胝足，到高樓大廈，美食錦衣，到自我膨脹，急功近利，目空一切！

    一場金融風暴，紙上繁華一筆勾消──一直以為無窮無匱的奶酪不知所蹤。此時，小人兒才有工夫環顧身旁昔日的窮朋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放眼一望，人們都很興奮地一面享用著他們的奶酪，一面積極地尋找新的奶酪。

    不要說誰比我們還至少落後二十年，假如人家在有較我們二十年落後的同時，竟又擁有我們二十年前的拼勁，一代人過去後，形勢又將如何？

         ×　　　　　×　　　　　×　　　　　×　　　　　×

    最近一個調查顯示，香港的生活素質仍排在亞洲前列，而市民的悲觀程度卻居亞洲第一。這樣的數據，奇哉怪也；這樣的城市，危哉險也；就這樣一敗塗地，不得翻身，冤哉枉也！堅固的碉堡只會從內部被攻破，不可不察！

機

　　有得，必有失。

　　四天的滬上行，參觀學習，交流研討，拓寬了教育知識面，藉遊歷增廣了見聞，加強了同事之間的凝聚力，收穫頗豐。但是，我們也失去了幾天與家人共聚天倫的寶貴光陰；

　　有憂，必有喜。

　　德銘老師在他筆調鮮活的文章裏，說我「擔驚受怕」。誠然，在組織、籌備、聯絡階段，雖有幾位幹練的同事共同籌策，但跨境交流變數太多，常自忖「費時」不打緊，一旦「失事」便罪無可恕了。幸虧一切順利，同事們的積極投入、教聯會和學聯旅遊的認真安排、上海同工的熱情接待，讓我們實踐了出發前的期望：四星級的酒店、五星級的行程、六星級的收穫。    

　　其實，生活上很多情況，都如西方人所言，是「一個銅板的兩面」；道家的太極圖與馬列的唯物辯證法均作如是觀。故我對自己說：只要一方面因「得」而「喜」，有「喜」便「樂」；另一方面則視「失」與「憂」為一種常態，是換取「得」與「喜」的必然代價，則其心可清，其懷可釋，如《太上道祖頌》所言「知常則明」是矣！

　　今天的上海灘真的變了，昔日杜月笙只須閑話一句，便可翻雲覆雨的時代一去不返；「冒險家的樂園」早成了歷史名詞；南京路上，惠羅公司的市招依舊奪目，可那些撐綢陽傘穿陰丹士林旗袍塗密斯佛陀口紅的女士們大概永遠不會再來了。不變的只有少女們那一口噥噥唧唧的吳儂軟語，雖未知所云，卻大可聊慰曾為文藝青年者的無端相思。

　　然而，上海人似乎沒有因為一些曾經存在的「重要東西」的湮滅而婉歎，他們會在展覽廳裏塑一尊尊栩栩如生的蠟人，讓歷史告訴未來：我們的城市是這樣走過來的。良好的國民教育讓人們回首歷史，但嚴格的德行規範卻不容任何人回味歷史的糟粕！

　　「一年一小變，三年大變樣。」在城市發展競賽中，上海人對去留取捨很有識見：總結歷史，建基優勢，去蕪存菁，走向世界。在知識型政府的領導下，方向明確，上下一心，發展之迅速，震懾中外，其來有自，絕非倖致。

　　回看我們的香港，正處於轉型期。不管是城市或個人，很多東西丟失了，新的政策、新的事物同時在不斷湧現。在一個開放的多元化社會中，躁動頻仍，聲音彼伏此起，眾怒難犯，眾口難調，官與民都十分苦惱。

　　朋友們，我們的取捨之道何在？政府能分清「洗澡水」與「小寶寶」嗎？教育當局又如何？我們身處一所道教學校，尊奉那著《道德經》五千言的老子，又能否適時通變，早著先鞭？「危」與「機」這一雙對立而統一的概念，不就是日夜高懸在我們校舍牆上那太極圖的黑白雙魚嗎？

　　要改革，不能空談，更忌蠻幹，必須先多看、多聽、多想，於是，與同行作聚焦性的交流，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項目──上海以後，下一站是哪裏？同事們已在議論了。

　　成功的路是崎嶇而漫長的，團刊上這樣寫：把夢想演化為理想，把理想發展為計劃，把計劃落實為行動，又把行動總結為經驗。

　　雖然很不容易，但我竟真的看到同事們的夢想和理想了，回港十來天，一些人已在初步醞釀一些計劃，要想把帶回來的經驗付諸試行了。

　　「機」──永遠不會來自上層，學校也沒有誰是智者。「群眾齊心了，事情就好辦了。」雖對共產主義沒多少認識，但毛澤東主席這兩句，我是絕對同意並深有體會的。

感

　　教師發展組在邀請同事們寫點考察後的感想時，考慮到一些重要信息已在教師發展日的分享會上傳達了，故對同事的撰作並無限制，長短不論，中英皆宜，題材可以是教育隨筆，也可以是遊覽花絮，希望讀者能從不同文章反映的各個側面，得到一個我們這次上海之行的總體印象。

    昨天，滿載同事心聲的磁碟交到我手上，急不及待，馬上讀了一遍。

    文章的風格是多樣的──嚴肅穩重，一板一眼者有之；言詞溫潤，平白如話者有之；理路分明，逐點陳述者有之；文筆洒麗，亦莊亦諧者有之。更有三句不離本行，熔鑄本科知識於字裏行間者，益見才情豐美，文采瑰麗。

　　不同的人遊上海有不同的得著。同事們抒懷述感，意趣盎然；條分縷析，見解精闢。每一篇作品，均是心血之所凝，情思之所繫。在集子裏，讀者完全可以通過文字，看到主人的風範，甚至想見其儀容。古人說：「修辭立其誠。」所謂「誠」，很大程度上建基於一個「真」字。惟其「真」，乃善、美俱全。

　　想起去年質素保證視學組蒞臨視察時，諍友的一句話：「這裏的同事很有自己的個性。」我常常想，青松中學有的是一群個性鮮明，工作認真，且正當盛年的同事，能忝為他們的校長，既是一種福氣，也是一種考驗──

　　道尚「無為」，信任同事，欣賞同事，給予最大的空間，讓大家馳騁發揮，在了無迫促的環境下，自發自覺地做出成績來，這是一樁容易不過的事，故曰「福氣」；面對一群各有所長，獨當一面的能手，如何更好地協調不同的觀點，使學校的整體目標更明確，步伐邁得更寬，力氣使在關節上，這裏頭蘊涵很大的學問，愚魯如我，玄機不易參透，乃云「考驗」。

　　隨團領隊張先生、地陪梅小姐，都是經驗豐富的旅遊從業員，帶過不少業界的交流團，兩人均同聲盛讚同事們準備充足、學習認真、集合準時、相處融洽，處處表現出香港教育工作者的優秀特質。

　　離開赤魚立角，我們就成了香港的代表；在閘北八中、徐匯中學的校園裏，青松中學就是一所香港的中學。假如說我們開放的交流態度、良好的溝通能力、熱切的探究精神，都能讓旁人覺得不錯的話，那大家還算幸不辱命，沒給香港教育界丟臉。

　　上海四天，當地朋友對我們留下了良好印象；團員的表現，更令大家欣賞到彼此的不少優點。我們一起作息，一起學習，一起遊玩，旅途上交談的時間很多，有的是觀光時的歡聲笑語、研討時的暢談高論，當然還有團員們難得一聽，勇氣可嘉，一開口便叫上海優秀教師無從應對，極不普通的「普通話」；記憶中倒沒有甚麼請示、報告、訓言、宣佈、提點，而「集體意識」、「團隊精神」卻有如從來就流在我們體內的血液一般──

　　這，大概就是「素質」吧。「素質教育」、「能力導向」是要給學生賦予一些能帶走的東西，這些東西一經擁有，便地久天長，終生受用。有人為「素質」下了個有趣的定義：直到那麼一天，長大了的他和她把昔日課堂上的知識忘得一乾二淨時，餘下來的，就是「素質」。

　　實施「素質教育」，也許要服膺許多原則，要滿足許多先決條件，然而，歸根究底，道以人傳，一切教育方式莫重於身教，能否擁有素質理想的教師，是決定素質教育成敗的關鍵。

　　其實，在青松中學乃至全港範圍內，具備優良素質而有心有力的同工是不少的，只要敞開襟懷，多看多想，持恆努力，我看不到教改、課改有任何失敗的理由。上海同行的豐功碩果，我們必定也能擁有！

　　這本集子，較完整地收錄了青松中學在構建「學習型組織」過程中的一項重要活動，其他有關參考資料與圖片也已上載於學校網頁（www.ccss.edu.hk），歡迎光臨瀏覽。然而，囿於經驗及時間，粗疏淺陋，魯魚亥豕，在所難免，尚望方家俯覽之暇，惠我南針，以匡不逮為感。　

